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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琴，賴西安與我

李潼（賴西安）的《野溪之歌》這本

書，文如其人，幽默、風趣、文字簡約暢

順。這本書也如同他的其他少年小說：溫

暖，而易讀。較特別的一點是文前的代序是

他三弟賴南海所執筆。題目：我的二哥—

李潼。

賴家三兄弟名字很有意思：東甫、西

安、南海。賴南海教書，也寫一些文章和歌

詞。也曾因創作歌詞而得獎，但下筆不若賴

西安勤快。

賴西安 1979 年先以本名創作歌詞，很快

的，《月琴》、《廟會》傳唱開來。我會認

識賴西安，原因是他的歌《月琴》，而不是

他的文章。所以文友都叫他筆名：李潼。只

有我，習慣連名帶姓叫賴西安，至今和建太

（賴太太）打電話，仍然說賴西安；跟一

些共同的好友，如林枝旺、愛亞、劉靜

娟等人談起，仍然我說我的賴西安，

他們說他們的李潼。

因為只有我常唱賴西安的《月琴》。

最初唱《月琴》，並不知道作者是誰，民國 

72 年春天，在省新聞處參訪澎湖活動，晚上

聯誼會時，我唱這首歌，有個高大年輕的團

友走過來，他自我介紹他就是《月琴》的作

者，而且說我詮釋得很好，把他的理念表達

出來。

就這樣，比我小整整 12 歲，屬蛇的賴西

安，從此成為好友。他住羅東，所以和朋友

最好的聯絡方式是寫信。

◆	 多喜悅，少憎恨

賴西安勤於寫信，尤其他有一手好字！

所以《野溪之歌》這篇少年小說，從頭到

尾，以寫信貫穿全文，很自然，也是必然。

文中主角雖然是兩個小學高年級生「阿

建」和「小杰」，但是有一個寫信往來的大

表哥。大表哥到牛鬥山上開墾農莊，農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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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百喜」，這很符合賴西安個人的風格，

他眼裡只有諸多喜悅，少有憤恨。「大表

哥」這個人物的塑造，有一些賴西安的身

影，像文章中介紹大表哥出場：「從小愛幻

想」，「他自己作夢也就算了，老爸竟又加

勁煽火，幫他去包下那塊山地，開農莊怎麼

賺得到錢？」

真實的賴西安—李潼，曾在三十多

歲盛年，辭掉教職，專職寫作。一次有位行

政單位首長想找他到中央單位工作，薪水很

高—大約處長級待遇，透過我邀他，他卻

說：「我喜歡羅東鄉下，過我寫作筆耕生

活，我不喜歡等因奉此公職生涯，我的個性

也做不了」！

◆	 永恆的童心

是啊，他的「百喜農場」就在他那張方

桌，他勤於筆耕，除了繼續以筆名寫歌，更

勤於以「李潼」之名寫作。以李潼為筆名，

那是因為母親姓李，而本名「西安」這地方

靠近潼關，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分永遠的童

心，所以取這個筆名。

李潼最初得很多少年小說獎，後來以

小說得時報短篇小說獎，又陸續得國家級

的許多獎項，甚至得到對岸的宋慶齡兒童

文學獎。在朋友中，他得獎最多，但他永

遠謙和。

即使和賴西安互動很多，除了知道他

有 3 個男孩，妻子教中學，住羅東，生在花

蓮，老家在霧峰，父親早逝，學工科，其餘

的，我不太知道。

讀了《野溪之歌》，看賴南海的代序，

才知道賴西安的童年，就一如成年後，有很

體面的長相，原來自小即如此。但是母親替

人洗衣服辛苦掙錢過日子，仍然一心栽培賴

西安。誰知他上小學第一天就不習慣怕生，

溜課逃學回家。母親再送回學校他又逃學，

母親給予結實的處罰。

中年級碰到老師疼愛，高年級老師的

引領，而且，做資源回收的祖父帶回很多舊

書，在整理再賣出前，賴西安「截取」一些

讀物，埋下他廣闊深遠的文學世界。

原來，貧困的童年與他體面的外貌，高

大的身影完全不符合，怪不得李潼筆下，對

低層社會大眾，原住民，以及弱勢小民的描

敘，多以充滿了幸福的未來為氛圍，沒有絕

斷，也不會挾恨。

◆	 人如溪，溪如人

《野溪之歌》最先出場的是兩個小學高

年級生小杰和阿建讀大表哥的信。兩個主角

個性全然不一樣。阿建魯莽，正義感，愛顧

盼自得；小杰則膽小，審慎、理智。

兩人到學校保健室後面「兵家必爭」

之地，自強溪旁看信。讀者當然可以猜到所

以成兵家必爭之地，也就是校園較僻靜，老

師不會巡邏到的地方。他們看信的同時，目

睹了 3 個六年級學生勒索兩個中年級生的金

錢，而且事後他們仗義過問中得知，這已經

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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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巧妙的在二人讀大表哥信中，點出

了與現場發生事故看似無關，其實是併在一

起發展的內容。

大表哥原不想改變這條溪的原貌：

「因為它水質甘甜，溪床曲折起伏。」他甚

至誇這條溪的氣質好，韻味不錯。怕人工

整治走樣。

他又寫「百喜農莊的這條溪是會唱歌

的，歌聲那樣自然，沒有一點裝飾音。」

大表哥信中說：「有一位水土專家稱小

溪是野溪，讓我想到沒人管教的野孩子、野

狗、野豬、野貓。他還說『這條溪不整治，

恐怕後患無窮』。」

信中把一條野溪「人格化」，但也下

伏筆，如果大雨來，會把整個農莊園地沖

刷光。

如果讀者稍用心想一下，將溪擬人，

倒過來，人何嘗不是像野溪，如果成長的

過程不去修練，那麼逢到人生的土石流，

禍害無限。

文中 3 個勒索低年級學生金錢的學生，

正是缺欠整治，所以習慣性的向低班學生勒

索錢，但這錢也入不了自己的口袋，反而被

更大的不良分子拿去。

◆	 順應水性，順應人性

李潼在這篇少年小說中，雙線並進，

溪和人，溪的故事似乎附在百喜農莊上，其

實那才是主軸；至於人，阿建和小杰像是主

角，其實是旁觀者，二人一直在看信、寫信

之間往返，然後，其他人物一一出場，勒索

者、被勒索者、教練，小流氓、霹靂小組、

大表哥、吳技正！有的是三個人（勒索者）

一個型；有的是一人一款樣（不肖分子的七

爺八爺）。

教練帶小杰、阿建和三個勒索犯—

文中後來更改為「算了，不要這樣說他們，

知錯能改，就是好漢」，還有其他學生，一

行人到牛鬥山，搬石頭整溪時，小杰提出他

的問題：「這條溪也沒水，幹麼整它？它

現在不是好好的，乖乖的嗎？哪裡有『野

啊！』」

吳技正解釋：「到了雨季，它就野了！

屆時很慘，而且以後到牛鬥山的人會越來越

多，野溪還小若不整治，等長大就不好收拾

了！」

阿建也提出他的疑慮：怕動天然的小

溪，會破壞自然的景觀。

但吳技正—他有個很有趣的綽號「五

支槍」，他解釋：整治溪有一定程序，基本

上順應水性。先安定源頭，改善河床情況，

好好疏導溪流等等。

教練由水土保持專家的話領悟：原來

帶跆拳隊也應該順性誘導。他決定每逢假日

帶著精力過盛的孩子們去工作，一方面陶冶

性情，另方面體力能疏導。豈只是「寓教於

樂」，更是修性、工作、鍛鍊體魄，也是娛

樂並行。

當孩子們累了，工作速度慢下來，也不

勉強，大家體認到夠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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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阿建還一直不忘自己曾協助教練抓

流氓的英勇事蹟，一直要小杰寫細節告訴大

表哥，但小杰因為太累了想睡了，最後到底

寫了沒，文中沒交待，其實也不用再贅述，

因為全篇文章主旨已經出來了。

野溪和少年之間，教練與水土專家，

一個個形貌、性情、思想都呈現了。其他

的，不管百喜山莊或阿建、小杰、大表

哥、金毛高個、油膩矮胖全是拱托出整個

主軸的人與物。

李潼文中塑造了野溪的生命力，也帶出

了學童的生命力，而成長中的溪也好，人也

好，並不是放任不管，更不是歹竹硬雕，而

是順勢順性。《野溪之歌》間接說出自然與

人之間的互補、互動、甚至互助，也預見了

青少年的未來。這篇文章，不只適合孩童閱

讀，大人讀了後更有所感悟吧！

◆	 摯友

 認識李潼（賴西安）二十多年，會變成

摰友，實在是不可想像，幾乎完全沒有共同

點！年紀之差距，性別不同，生長環境不一

樣，個性更天差地遠。

他雍容大器，寫一手好字，即使最後

面臨絕症，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他仍然把自

己的身影隱藏在文字中，寫出《魚藤號列車

長》。還精心和妻子祝建太合作，一人書寫

短歌，一人攝影。出版一本精美絕倫的手札

—《荷田留言》。

是啊，作家還有一項長處，會攝影。一

次我們一大夥人去金門，他為許多人拍照，

然後把每一張美美如沙龍的照片寄給每一個

人，他（她）們全都滿意極了，都覺得自己

美如鍾楚紅或帥如鄭少秋。只有沒替我拍。

他說：「因為妳是辦活動的人，跑上跑

下勞心勞力，改天，妳氣定心閒，為妳拍一

張最好看的。」

但是下一次我辦活動去福山，卻看到他

拄著柺杖，原來那時，癌細胞已侵入他的身

體，他不知道。

再下一次，是我和林枝旺去捷運忠義

站，等他從羅東來臺北轉捷運，然後一起去

和信醫院。他身上有個重大症患的卡片。

到和信陪他兩次，後來，他一直在羅東

就醫，中間還寫信安慰我說沒事！以為他病

情好轉，誰知竟是永訣。

每唱起月琴，就思想起賴西安（李潼）

高大挺拔的身影！他真的已走了嗎？
‧李潼與作家丘秀芷（左一）合影。（照片提供／祝建太）


